
ZHENGZHOU DAILY
美文闲读美文闲读编辑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5编辑李昆霞 校对宋娅平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om 2010年7月22日 星期四

渭城在哪儿？唐代的柳色是否
还那么清新？

每次送别时，总想陪伴着友人走
进客舍，像唐代诗人那样叫上一壶
酒，点上几碟菜，在四围绿色中间“一
杯一杯复一杯，二人对酌山花开”。
可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总也
无法如愿以偿，同唐人相比，我们总
是少了一份放达，一份恬淡，一份缠
绵。

唐人的神韵，唐人的风范，犹如
他们所歌颂的柳色一样，永远那么潇
洒，那么清新，那么多情，也永远在唐
诗里“依旧烟笼十里堤”，让我们这些
后来人向往，又让我们无法企及。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
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
人。

今夜，月色宜人，独坐在客舍里，
看黄昏的月光给窗户镶上一道金边，
一直伸向山的那一边去了。我的思
绪又一次踏着遍地月光，沿着《渭城
曲》所铺设的意境，走上了去阳关的
古道。

去阳关的道路上，多了驼铃狼

烟，多了孤独寂寞与苍凉。然而，这
一切都挡不住唐人嘚嘚的马蹄。不
就是沙漠吗？他们就是为了沙漠而
来，为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雄浑而来；为了“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美而来；
为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自信而
来。

于是，唐诗中出现了离别，出现
了折柳。客舍对饮，灞桥折柳，这种
习俗不知是否起于唐代，然而却被唐
人挥洒得淋漓尽致情意万千。当他
们拉着马缰绳，立在斜阳下的驿道
边，折柳相送依依惜别时，风吹动着
他们青色的长衫，飘飘欲飞。

唐代国势强盛，读书士子人人奋
袂而起，走出书斋，离家别子，仗剑远
游，去河朔，去塞上，去长安，以求博
取功名利禄，入世之心极重。可一旦
他们发现追求必须以人格付出为筹
码时，他们却惶惑了，他们沉默了，他
们爆发了，最终选择义无反顾地高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
心颜”，长揖而去，拂袖归山；然后再
去寻找新的起点。

他们重视功名，但更重视人格；
入世之心不死，道德之树常青。唐代
文人的腰杆同笔杆一样，铁硬。因
而，唐诗就显得洒脱，富有个性；而唐
代的诗人们漂泊南北，沦落天涯，受
够了颠沛流离之苦。

别，是经常的；聚，是短暂的。可
唐人的感情从没被滚滚红尘所消
磨。相反，由于长期漂泊在外，他们
更需要友情慰藉，于是，他们更看重
友情。倾盖如故，一见倾心，彼此从
不因身份、地位与政见的不同而有所
改变，不因生死而隔离。李白杜甫京
华一见，从此至死不忘。元稹在谪所
听说白居易被贬后，重病之中昏夜惊
起，绕室彷徨，如同身受。而白居易
到了晚年，一读到元稹的遗诗犹涕下
沾巾，不能自已。

唐人，真是太多情了。在南来北
往的路上，送人的，折柳相赠；离去
的，接枝挥别。“春风知别苦，不遣柳
条青”。然而，柳条一年一青，岁月却
慢慢老去，唐人衣袂飘飘，迈着潇洒
的步子，一步步走入历史的深处，成
为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景。

隔着岁月，仿佛隔着一条难以逾
越的长河，“野渡无人舟自横”，让我
们无论如何也渡不过去，无法进入那
种境界。

这，大概就是现代人的悲哀了。
摘自《读者》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
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
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
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
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
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
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
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
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
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
十五之类的计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
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
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
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
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禾苗
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
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
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

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
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
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
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
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
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
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
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阴里筛
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
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
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
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
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
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
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
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
床上随着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
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

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

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
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
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
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

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
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就在这时候
出现，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星织女
星也在这时候出现，银河系星繁如云
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
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咕
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一
个凉台上吗？我已经身在何处？也
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
重地翻腾和漂浮？也许我是一个无
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
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
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
盘问……这是一个必须绝对诚实全
盘招供的时刻。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
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
和盘问的地方。

摘自《经典美文》

闲暇时翻书，觉得中国字最能
通神，也最具有滋味。而单单一个
字，就能把人生的五滋六味全部糅
合交融在一起，最后达到无上美善
之境界的，就是一个“淡”字。这个
字，看上去清淡，却淡得有神，有味，
有境界；一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字，
却足以体现古老中国人的智慧、人
生的态度与生命哲学。

单单是水，到不了淡的境界；单
单是火，也同样到不了淡的境界。
当只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才真正能抵达淡的境界！水一样深
沉博大包容一切，火一般激荡热烈
狂乱不羁；当所有的缠绵悱恻，所有
的爱恨情仇，所有的激情交融、交
锋、挣扎以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之
后，水止了，火熄了，一切才最终

“淡”了下去。回首向来萧瑟处，亦
无风雨亦无晴。这是淡的境界。

与淡字有关的词有淡然、淡定、
淡泊，都是美的。就连淡薄、淡漠，
也有一种美的风神。还有清淡，也
都是极为美妙的。而淡字，也是一
副良药，对于这个世上过于执著与
痴迷的人，一帖下去，必然身心舒
泰，能安于世。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心素如
笺，人淡如菊。”而在这婆娑、繁华的
人世间，真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甘
于平静和淡泊的，其实并不多见。
但也有例外。《红楼梦》里，薛宝钗以
诗 抒 怀 ，道 是“ 淡 极 始 知 花 更
艳”——纵然她被推许为花魁，也仿

佛是淡笔素墨在绢上烘染出的一朵
牡丹，洗尽富贵风流；而一贯“风露
清愁”的黛玉，更是孤高傲世，淡然
出尘，气象如“万丈文澜月在天”，自
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美。

身为女人，时常觉得女人的一
生当呈现不断变化的季节之美。十
几岁的孩子，如同含苞蓓蕾，带着点
青涩的幻梦；二十几岁，正当青春，
红颜烂漫，却不易长久；三十岁时，
如同灌满了浆汁的稻穗，芳香始摇
曳；到了四十岁，恰便是花枝春满、
天心月圆；五十岁后，内心日益丰厚
圆润，形同果熟；六七十岁时，更像
老梅，虽然淡定平和，却自有一段余
韵和幽香。

这时候的淡，状如朗月孤悬、杨
花飞雪；淡而有味，如嚼橄榄，境界
愈出。

摘自《文苑》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韩少功

有一种春，是无法守候的。这
就是人生的春。人生的春往往与年
龄没有关系，却只是一种苏醒。这
样的苏醒，如偏僻乡村篱笆上的野
玫瑰，花朵开得烂漫，意象上却单单
只有光明，简单，敦厚与宁静。

不要以为意象上的光明，简单，
敦厚与宁静容易得到。更不要以为
有了偏僻乡村，目的就八九不离十
了。不是的。这种意象不是浅显的
看图说话。能够形成这种意象的，
要木篱笆，要野玫瑰，要好阳光，要
一道碎石小路，从篱笆下面蜿蜒伸
出，远远地，远远地深入到了起伏的
山坡，要山坡上有茂密的针叶林，要
林子里淡淡地散发着松香。

说的是人呢，说的是人生的春
呢，因此这样的比喻也就是说：人生
的春，天衣无缝，浑然大气，是先天
的天地精华与后天的着意磨砺融会
贯通了。

用一种更加日常的话来说，人
生的春便是一种懂事。

有一句成语，叫做“少不更事”，
可见懂事需要经历，经历需要时间，
用漫长的时间去经历，这就是熬
了。这个“熬”的意思相当于中草药
制作汤药的那个“熬”：煎熬。于是，
可以说，意象是煎熬出来的，苏醒是
煎熬出来的，人生的春是煎熬出来

的。
玄妙的是，需要多少的煎熬

呢？又需要多久的煎熬呢？所谓
的漫长，那应该是多长呢？法海和
尚，老得白胡子一大把，也还是无
法彻底圆通，喜欢纠缠白娘子和许
仙的家庭婚姻之事。六祖慧能，3
岁丧父，自小卖柴养母，连文字都
不认识，偶然得闻佛语，心即开悟，
于刹那间便明心见性，立刻出家，
然后修成正果。像我这样，写作半
辈子，也算受了不短的煎熬，且不
谈自己的写作，单说艺术鉴赏方
面，在十余年前，我就觉得自己也
算是知春了。

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看上去
或巍峨，或工整，或灵动，或俊秀，诠
释一个什么道理，都披挂在作品的
形式上，十分易于让评论家一眼就
看出好了。这些艺术家和评论家都
在玩可爱，装童稚气，于大庭广众之
下，一个人假装很复杂地把玩具藏
起来，而另一个人假装很深刻地找
到了它。这种把戏非常容易迷惑具
有发言能力，并且乐于表现发言能
力的泛知识阶层，大家一热闹一追
捧，一伙子人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
名利。于此，我会马上露出不屑甚
至公开厌恶。

我要求文如其人，要求格物致

知，要求道德文章真而不伪，要求艺
术家首先具备天赐的直接感受人类
情感的强大能力，又在后天能够使
用这种能力遨游历史现实与人类心
灵，然后剥茧抽丝，去繁就简，将他
获得的核心理念完全融化在作品的
血肉之中。也就是十余年前，我的
态度是坚决的激烈的，我会忍不住
要与人争论，乃至一言不合便会拂
袖而去。我坚信自己看得懂作品也
看得出人品。我坚信自己是正确
的。

大约是在五年前左右吧，我的
坚信开始动摇。我开始强烈地怀疑
自己。后来我想明白了，便知道自
己最多也就只有一部分的知春。我
可以肯定自己的，只有两点，一是有
了一些阅读经验，二是有了自己阶
段性的艺术标准。别的，就不能被
肯定了。我道行再深也就是一个法
海和尚，远远不是六祖慧能。

还是要说人。还是人比什么都
重要。

还是要把知春放在人的范畴检
验，哪怕仅仅是鉴赏艺术作品。正
如烧秋一般，若是一把大火烧尽所
有季节带来的芜杂繁复，深秋的田
野袒露出来的，就是单纯的田野。
就这一个道理，一个极其简单明确
的道理，足可启我愚蒙，教我知春。
这就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鉴赏经
验与艺术标准，但是我却不可以拿
自己的经验与标准当做正确本身，
当做正派本身，当做美德乃至真理
本身。

摘自《读书文摘》

熬至滴水成珠
池 莉

淡
罗 艺

964 年,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了南
唐,本打算一鼓作气攻下吴越。谁知
吴越国王钱俶亲自拜见赵匡胤,并献
上了吴越国的地图,以示臣服之意。

赵匡胤见钱俶来访非常高兴,便
留他在汴梁游玩谈心,而钱俶却在暗
地里贿赂大宋的重臣,希望能为他说
话保住吴越国,深受皇帝倚重的宰相
赵普更是他的重点公关对象。对此
赵匡胤心知肚明,也不理会。

一天,钱俶送了十个大坛子到赵
普的府上,说是吴越国产的海鲜,赵普
全部收下。来人走后,赵普想打开坛
子看看,没想到皇帝赵匡胤突然驾
临。赵普连忙说这是钱俶送给他品
尝的海鲜,既然是海鲜,赵匡胤当然要
品尝。

于是赵普揭开了一个坛盖,原来
是一坛黄澄澄的金子,其他坛子里也
全是金子。赵普脑子都吓木了,赵匡
胤却笑着说:“好东西啊,可惜钱俶送
错人了,他以为国家大事是你说了算

呢,早知道送给我多好啊。既然送你
了,那你就别客气了。”并反复叮嘱赵
普不要想太多。

吴越国王钱俶在汴梁待了几个
月也没有什么结果,于是请求赵匡
胤放他回去。大臣们纷纷上表要求
杀了钱俶或把他扣住,太祖的弟弟
赵匡义最为坚持,说钱俶有“满堂花
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大志,
放之无异于放虎归山。赵匡胤却
说:“我们攻灭南唐,横扫岭南,当然
也能够打败吴越。但钱俶是个懂得
审时度势的人,我要用诚心来感化
他,这样就不必动刀动枪了。吴越
国虽小,但民风剽悍,惹急了他们反
而会增加我们一统天下的阻力,那
就得不偿失了。”

最后,赵匡胤亲自送钱俶到城外,
并在临行前送给他一件神秘礼物。

快到吴越国界的时候,钱俶打开
了箱子,却见满满一箱子大臣们要求
扣住或杀了他的奏章。钱俶看后又

是后怕又是感激,半年后他再次来到
汴梁,献上了吴越全国的军事图,举国
投降。赵匡胤未用一兵一卒,就将吴
越并入了大宋版图。

说到权谋,很多人心里就会浮现
出“奸诈”、“狡猾”、“厚黑”、“骗死人
不赔命”这样一些词语。其实,这都
是在概念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
事实上,权谋的本意是“权衡”、“谋
划”,当然需要耍一些手段,用一些技
巧,但并不一定就是负面的,而最好的
权谋手段一定不是负面的。封建帝
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耍权谋手段
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诚信”正是最
佳的权谋手段。

赵匡胤以一箱子奏折使钱俶感
激而降,化解了两国的干戈,也得到了
大宋和吴越人民的拥戴。钱俶为人
贤能,在吴越的威望很高,如果他要与
赵匡胤拼死一战,即便不敌也会狠狠
地咬大宋一口。赵匡胤的以诚待人,
不是漫无目的地滥施人情,而是在看
清对手,把握时势之后的审慎举动。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谋略,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有理由说,“诚信”是最好的权
谋手段。

摘自《百家讲坛》

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天津
的市面很萧条，相声艺人们的生意自
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就纷纷改
辙。可巧奉天的“翔云阁”茶社到天
津约请相声艺人，马三立想不如去奉
天挣点钱，就是挣不到也没关系，反
正对方负责来回的路费。他妻子把
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家里一共也
只有八元钱，他要把钱都带走，家里
怎么办。于是，只带了两元钱和妻子
给他烙的四个杂和面的饼子，还有茶
社留下的火车票，坐上了开往奉天的
火车。

到了奉天，茶社来车接他，把他
和他的搭档耿宝林安顿在了一家小
旅馆里。他琢磨：行，茶社真有诚
信，说话算话。当晚，他们就演出
了，一是因为早些年一些艺人来过
这里，如先是使口技后又说相声的

“人人乐”范长利（穷不怕朱少文的
徒弟）及其弟子朱凤山、马良臣，还
有张寿臣、冯振声、胡兰亭 (朱少文
的孙子，幼年时过继给其舅父，改为

胡姓，是郭瑞林的徒弟)等，可以说是
播下了相声的种子，观众爱听相声；
二是这对搭档“使活”真好，沾“包袱
儿”就响，火了。自从这一晚开始，

“翔云阁”座无虚席，每天都是客满。
几天后茶社的老板和“票头”(就是

“管事的”，代替老板管理茶社的人)
还到后台来看过他们，除了说他们
的玩意儿好，观众爱看，茶社的生意
真不错，还说就在这里多干些日子，
一定会大红大紫。说一千道一万，
就是不提“杵头子”(即钱)的事。他
就琢磨：不对呀，这老板怎么不提钱
呢？不是当初说好了三七劈账……
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转过天来，马三立见到了“管事
的”，就有了一番对话。马三立客客
气气：“哦，您看咱也该结一回账了
吧”“管事的”堆了一脸的笑：“是啊是
啊，您二位现在还欠点钱……”马三
立是一头的雾水，问：“您说什么我们
欠钱”“管事的”依然笑眯眯的，说：

“可不是嘛，您琢磨呀，从天津卫到这

儿的火车票钱，从火车站接您到园子
的车钱，加在一起可是不少。您二位
今天是……”

马三立打断了他的话：“不对呀，
您当时到天津卫约我们，不是说好
了，茶社管我们来回的火车票。”

“管事的”脸上笑没退：“没错儿，
当时就是这么定的，茶社是‘管’您二
位来回的火车票，可得听明白了，茶
社是‘管’买，这买票的钱嘛，还得您
二位自己掏腰包儿。”

马三立听了就是一愣：“啊。”
“管事的”说：“人嘛，就得讲个信

用，当时是怎么定的，就怎么执行。
您二位说，是吧。”

得，一个“管”字竟让“老江湖”
马三立无言答对了。他很是气愤，
也只能把气憋在心里。马上离开不
行！一是没有回天津卫的路费，还
落了个“该人家钱不还”的坏名声；
二是，这可是在“满洲国”呀，自己一
个说相声的艺人，又怎么能斗得过
这帮流氓呀！无可奈何，也只能接
着干，又干了近三个月，“欠”的钱算
是还清，也有了回天津卫的路费，于
是就取道营口，坐上了返回天津的
火轮。

摘自《天津日报》

宋太祖“诚信”公关

相声大师马三立受辱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兵临北
京城下，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崇祯
皇帝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天，崇祯脱下龙袍，带着
一个太监走出皇宫，到街上去散
心。走了一段路，见有一个测字摊
前一幅白布招展，上写：“鬼谷为
师，管辂为友。”崇祯知道，这鬼谷
和管辂都是古代著名的神算，而他
平日最喜欢招些江湖术士进宫相
面、卜卦，今日见了这号称以神算
为友的测字先生，又想测测大明的
前途如何。那测字先生见他们上
前，忙笑问他们预测什么事。

“我家主人欲测国家事，”太监
说，“就测那‘管辂为友’的‘友’
字。”

测字先生想了一会儿，皱眉
道：“若要测国事，恐怕不大妙啊，
你看这‘友’字这一撇，遮去上部，
则成‘反’字，倘照字形去解释，恐
怕是‘反’要出头。”

太监见崇祯脸色骤变，忙改
口：“不是这个‘友’字，是有无的

‘有’字。”
测字先生摇摇头，说：“若是这

个‘有’字，则更为不妙啦。你看这
个‘有’字上部是‘大’字缺一捺，下
部是‘明’字少半边，分明是说：大
明江山，已去一半。”

崇祯倒抽一口冷气，忙捉笔写
了一个“酉”字，说：“不是朋友的

‘友’和有无的‘有’，是申酉戌亥的
‘酉’字。”

测字先生叹口气说：“此字太
恶，在下不便多言。”

崇祯催促道：“测字之人，只求
实言，先生不必隐讳。”

测字先生神秘他说：“此话说
与客官，切莫外传，看来大明江山，
危在旦夕，万岁爷这位至尊已无所
救也。你看这‘酉’字，乃居‘尊’字
之中，上无头，下缺足，据字形而
解，分明暗示，至尊者——大明皇
帝将无头无足矣。”

崇祯一听，魂飞魄散，他恐怕
李闯王杀进京城后真的会将他身
首异处，使他无头无足，第二天就
在煤山上吊而死。

原来，测字先生是李闯王派进
城的一位谋士。兵书上说：“攻心为
上，攻城为下。”谋士设下测字摊，专
门在城中散布涣散军心的言论。

测字先生利用文字三吓皇帝，
不愧是随机应变的聪明人。

摘自《法制博览》

左宗棠父亲早逝，家境贫寒，
祖上留下几十亩薄田，他与哥哥商
议，全都留给了寡嫂，自己孑然一
身，到私塾、学院讲学糊口。后来
中了举人，他依然只是个穷苦的教
书先生。但有不少人慧眼识英才，
认为左宗棠绝非池中之物，这些人
识人辨人眼光绝对独具一格，令人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第一个是左宗棠的岳母王太
夫人。王太夫人夫家姓周，是书香
门第，虽说丈夫周衡已去世，但家
境殷实宽裕，经济条件比左宗棠强
上许多。女儿芳名诒端，字筠心，
与左宗棠同年生。周诒端不仅好
诗文，而且性情贤淑。以周家的条
件，找个比左宗棠门第条件更好的
女婿绝对不难。但自从见到左宗
棠后，王太夫人便喜欢上这个小伙
子，认为他才气过人，必有前途，主
动将左宗棠招为上门女婿。

第二个是陶澍。陶澍与左宗
棠同乡。两人结识时，左宗棠不过
一介布衣，陶澍则已是高官，但他
对左宗棠非常赏识。1838 年，左宗
棠第三次赴京会试，结果又没考中
进士。南归途中，他绕道南京谒见

陶澍。陶澍没在意左宗棠落第，反
而真诚相待，还提出将他唯一的儿
子(时仅五岁)陶桄，与左宗棠五岁
的长女孝瑜订婚。这提议连左宗
棠都极度吃惊。要知道，陶澍当时
60 岁，已是两江总督，赫赫有名的
封疆大吏，左宗棠不过是一个 27 岁
的穷举人。左宗棠以避“攀高门”
之嫌婉言拒绝。陶澍一听，爽朗地
笑道：“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
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并
坚持要结为亲家。左宗棠当时没
有同意。陶澍去世前，遗命儿子与
左宗棠女儿结亲，左宗棠那时才允
许。陶澍怎么就能看出左宗棠将
来必有大成就，甚至赌上儿子的婚
姻和前途呢？

第三个是林则徐。1850 年，林
则徐已名满天下，回乡休整经过长
沙，当地官员纷纷请见。林则徐嫌
人太多，一律挡驾，说：“吾独见左宗
棠！”其实，之前林则徐也只是听胡
林翼等人谈起过左宗棠。两人见
后，林则徐“诧为绝世奇才”。为了
怕人打扰，林则徐专门命人将船开
到僻静处，两人谈了一夜，包括新疆
问题。林则徐走时，将自己在新疆

积攒的所有资料都留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当时37岁，半辈子已经过去，
还是个一事无成的教书匠。林则徐
怎么就认为左宗棠会有成就，甚至
可能在新疆方面有所建树，将来“西
定新疆”，舍左君莫属呢？

直到左宗棠 40 岁那年，太平天
国军队进攻湖南，他才入湖南巡抚
张亮基、骆秉章幕，帮助参谋军政
事情。骆秉章经过一段时间考察，
认为左宗棠处理事情比自己还强，
索性让这个幕僚全权处理大事，所
以有人说，骆的功劳，其实全是左
宗棠的功劳。

但左宗棠毕竟只是幕僚身份，
处理事情难免得罪人，有人便奏明
清帝，要斩左宗棠。许多朋友都为
左宗棠说情，大臣潘祖荫甚至上书
清帝，说出了一句传颂一时的话：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
一日无左宗棠。”对一个幕僚如此
评价，可谓前无古人了。

左宗棠也确实没有辜负大家
的期望，他与曾国藩等一起，平定
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李鸿章一起剿
灭了捻军，接着，他进军陕西、甘
肃，用五年时间，平定回民起义，打
通了河西走廊，后来，他指挥大军
入新疆，大败阿古柏，收复了已经
脱离中国 16 年之久的新疆，收回国
土 160万平方公里！

摘自《启迪》


